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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数字科技发展对全球价值链的重构具有“双刃剑”作用。 数字科技助力更多微观经济主体融入全球

价值链，推动全球价值链衍生新节点，化解长价值链条所面临的控制难题，破解成本与风险约束，消弭信息鸿沟，从
而推动全球价值链进一步细化分工、深度延展。 但数字科技也表现出逆全球化特性，加速制造环节回流发达国家

本土，简化工序流程，导致全球价值链表现出短链化、区域化、扁平化等特征。 在上述因素的合力作用下，未来全球

价值链将表现出以下重构趋势：产业回流引发纵向收缩，区域合作导致横向延展；“数字产业化”推动数字产业价值

链延展，“产业数字化”引发传统产业价值链收缩；企业总部在物理空间内集聚，离岸业务在数字空间内扩散；“链
主”企业实施的聚焦、进取或权变战略，是推动不同价值链展现出差异化重构走向的微观基础。 有鉴于此，中国须

适度超前布局数字基建，提升数字产业发展能级，打造数字化链群生态圈层，加快构建以中国为主导、凸显中国数

字优势的区域价值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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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以中国为核心枢纽的

“东亚＋东盟”生产网络与美国主导下的北美生产网

络日益疏离，致使全球价值链不断收缩，甚至出现孤

岛现象。 伴随着全球价值链的重构，一场声势浩大

的新技术革命席卷而来。 无人工厂、工业互联网等

智能制造模式异军突起，电商零售、在线金融、在线

研发等新业态日益普及。 中国各级政府密集出台关

于数字经济、数字平台、新基建的政策措施，推动

“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成为中国经济实现

“弯道超车”的重大战略支撑。
数字科技不仅是驱动国际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更是重塑全球价值链生态体系的动力源。 后疫情时

代，全球价值链重构究竟会走向何方，是短链化，还
是继续分化延展？ 即便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世
界银行等机构联合发布的《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

（２０１９）》，也只给出了“存在不确定性影响”的模糊

评价［１］ 。 有鉴于此，本文从生产自动化、分布式制

造、供应链 ４．０、数字贸易、大数据营销、远程服务等

多维度视角，深入剖析数字经济推动全球价值链分

工延展与回缩融合的机理，研判总体走向，提出应对

策略，以期为中国产业价值链体系在时代巨变的过

程中顺势而为、行稳致远提供决策借鉴。

一、数字经济驱动全球价值链
延展的机理分析

　 　 数字科技助力更多微观经济主体嵌入全球价值

链，推动全球价值链不断衍生新节点，化解长价值链

条的控制难题，破解成本与风险约束，消弭信息鸿

沟，从而驱动全球价值链的深度延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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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数字科技助力更多微观经济主体融入全球价

值链

数字科技的发展降低了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参与

门槛。 原本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处于边缘位置

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以及那些因生产率劣势和成本

约束难以融入全球价值链的中小微企业，抓住数字

化机遇，与全球价值链建立起某种关联。 例如，智能

制造助力中小微企业朝着技术前沿面持续逼近，数
字平台为企业搜索高性价比投入品提供便利，网络

银行及资金众筹等新型融资工具降低了企业融资成

本，大数据营销帮助企业精准刻画用户画像、搭建专

属营销场景，互联网和机器翻译拉近了中小微企业

与跨国公司的文化距离，网络资讯使企业紧密追踪

国际标准从而降低了监管合规成本……实际上，不
仅中小微企业可以借助上述途径成功融入全球价值

链，甚至独立设计师、网红带货主播、网约货车司机

等自然人也可通过各种数字平台参与全球价值链活

动。 更多国家、更多地区、更多微观经济主体加入全

球价值链分工体系，逐渐形成了开放畅联的价值

网络。
２．数字科技推动全球价值链不断衍生新节点

在产业层面，数据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催生了

大量新兴产业及传统产业的创新应用。 如围绕制造

环节衍生出供应链管理、产品生命周期管理、总承包

管理、个性化定制服务、总集成服务等新业态。 依托

数字平台，产业内逐渐形成以产品为核心的多方协

作生产模式，推动着产品内分工的持续细化。 如围

绕汽车产品衍生出云计算、地图定位、流量推广、网
络商城、广告拍摄等一系列关联配套服务。

在区域层面，数字科技推动了全球价值链不断

衍生新节点。 网络平台在特定地理区域内催生出大

量彼此关联的企业群落，在各地形成功能集成的智

能制造供应链体系。 根据梅特卡夫法则，参与网络

的企业越多，网络给予企业的价值也就越大。 因此，
随着网络用户和数据量的直线攀升，集聚群落的凝

聚力持续增强，吸引着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融入产

业链群生态体系。
３．工业互联网平台有助于化解长价值链条的控

制难题

数字科技使“链主”企业对整条供应链的统筹

调配变得容易。 产业链群生态体系中，“链主”企业

率先构建基于 ＣＰＳ 技术的智能工厂，搭建渗透到所

有关键领域的“物及服务联网”。 核心厂商、原材料

零配件供应商、互补品生产商、大学与科研院所、中

介机构、公共品和政策供给者、消费者等各类参与方

散布于世界各地，但它们通过数字化和“上云”，在
互联网平台的统筹调度下协同完成全部价值链活

动。 作为资源和信息“汇集池”的工业互联网，具备

全局协调、多维感知、动态优化、敏捷响应和智能决

策等重要特性［２］ 。 在互联网平台中处于数据中枢

地位的“链主”企业，能够接触到产品全生命周期的

完整数据，可以实时监测供应链运转状态，有能力精

准预测需求变化，因而也拥有对全球价值链进行跨

层实时调度的能力。 可以说，工业互联网平台推动

了供应链的可视化、可感知、可调节发展，帮助“链
主”企业实现对复杂价值链的精准控制，打破了空

间距离对价值链长度的限制，促使全球价值链在地

理分布上持续扩散。
４．数字科技帮助长价值链条破解成本与风险

约束

企业对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受成本和风险因素

制约，而成本与风险的变化与数字技术革命密切相

关。 以对价值链长度极为敏感的物流成本为例，数
字化产品和服务的运输成本趋近于零，传统物品贸

易的物流成本也因自动驾驶汽车、物联网跟踪系统

等新技术的应用而大幅下降。 据麦肯锡（ＭＧＩ）统

计，仅物联网的应用，就使得运输及通关时间节约

１６％—２８％［３］ 。 历来受物流成本高和储运损耗高

困扰的生鲜食品供应链明显受益。 沃尔玛中国公司

正是借助区块链技术强化了供应链链间成员的泛在

连接及信任关系，明显减少了信息延迟、断链与浪费

等风险，并因此获得了消费者的极大好评［４］ 。
与长价值链条相伴而生的价值链违约风险，也

可借助数字科技得以有效遏制。 在全球价值链贸易

中，产品往往要进行多次跨境交易，常常出现信息不

对称、契约不完备等问题，在地缘政治摩擦与贸易保

护主义等不利影响下，价值链违约风险呈现逐级放

大态势。 区块链、数据平台、物联网等新兴技术可以

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信息不完全、不对称等问题。 如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智能合约，其数据库就具备去中

心化、可追溯、自带“契约锁”等特征，充分保证了长

价值链条各参与方信息互换的安全性，降低了对企

业声誉及信誉的验证成本、追溯成本。
５．供应链 ４．０ 消弭长价值链条信息鸿沟

数字经济时代，来自消费端的需求信息成为企

业维持高效运转的关键要素，但在长价值链条上普

遍存在着供需之间天然的信息鸿沟。 例如，一家新

加坡企业为泰国的磁盘驱动器制造商提供配套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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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丝，这批来自泰国的磁盘驱动器又将运往中国的

笔记本电脑组装厂，但这些上游公司都感知不到美

国零售商所发现的消费终端需求变化（见图 １）。 而

拥有更先进管理实践经验的供应链 ４．０ 可以有效解

决上述问题。 供应链 ４．０ 以增强跨生产阶段进度协

调等关键管理能力为目标，致力于推动供应链的端

到端可视化、可预测及可共享。 在供应链 ４．０ 模式

下，研发设计、工艺改进、品牌传播、渠道拓展等各阶

段运营主体，均可与用户在线互动，整条供应链可以

快速评估和及时响应需求变化，从而克服长链条、多
层级模式下生产端与需求端的过度疏离问题，驱动

全球价值链深度延展（见图 ２）。

图 １　 传统供应链模型

图 ２　 集成的供应链生态系统

二、数字经济加速国际生产
短链化的机理分析

　 　 数字科技在促进全球价值链深度延展的同时，
也表现出逆全球化特性。 它加速制造环节回流发达

国家本土，简化工序流程，推动全球价值链迈向区域

化、扁平化发展方向，为国际生产布局的收缩回流提

供了极大的可能性。
１．数字科技本身具有逆全球化特性

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出现的人工智能、大数据、云
计算等大量颠覆性技术创新，虽然为产品、服务乃至

生产要素的全球化流动与配置带来便利，但也在某

些特定领域遏制了全球化的进一步扩张［５］ 。 从企

业层面来看，借助颠覆性技术创新，企业得以持续开

辟新的利基市场。 因此，那些掌握尖端科技的头部

企业，都极其关注研发创新活动的内部化，以便最大

限度地减少技术成果外溢，尽可能延长新产品获取

超额收益的时间周期，这非常不利于技术领先企业

的全球布局。 从产业层面来看，由于现阶段数字科

技的规模经济边界还不清晰，数字产业进行规模扩

张的成本导向性并不明确，尚未形成大规模复制乃

至向海外扩张的强大动力。 从国家层面来看，政府

部门投入巨资支持科技创新，也高度重视尖端科技

领域的垄断优势。 如美国对中国华为和中兴等光电

设备领军企业采取的“卡脖子”制裁，就是意欲将其

创新性最强、附加值最高的研发活动尽可能地保留

在本土。 综上，出现于第四次工业革命早期阶段的

大量新兴数字科技，基于其本身蕴含着的某种反全

球化力量，显著增强了全球价值链的内敛化趋势。
２．生产自动化推动制造环节回流发达国家本土

劳动力成本套利曾经是塑造现代国际生产格局

的重要力量之一，但生产自动化的普及，使越来越多

的跨国公司不再热衷于追逐劳动力成本套利机会。
根据国际机器人联盟的估算，２０１３—２０１８ 年，全球

工业机器人销量的年均增长率基本保持在 １３％，
２０２２ 年全球工业机器人的保有量预计接近 ４００ 万

台［６］ 。 另据数据中国（ ＩＤＣ）对产业数字化进程的

预测，到 ２０２３ 年，全球半数以上的制造业供应链将

在不同程度上引入人工智能。 研究表明，自动化工

序把创新能力与制造能力紧密结合起来，所带来的

生产方式变革可使生产效率提高 ３０％，从而在一定

程度上弥补发达国家本土劳动力成本高、熟练产业

工人不足、产业配套薄弱等劣势，为高端制造业回迁

发达国家本土提供了可能。 未来随着工业机器人售

价的不断下降以及性能的迭代升级，加之工业物联

网所带来的工序协调成本下降，离岸外包业务将加

速回流发达国家本土。
３． ３Ｄ 打印技术大幅简化工序流程

３Ｄ 打印技术带来的生产流程简化效应，同样是

导致全球价值链收缩的重要动力。 目前，３Ｄ 打印技

术在一些高收入国家（瑞士、新加坡和丹麦）和一些

新兴经济体（中国和墨西哥）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

用。 通用电气公司在其调研报告中指出，３Ｄ 打印技

术不仅可以明显提升设备使用寿命，还能大大简化

生产环节，部分项目的生产流程甚至可以缩短至原

先的 １ ／ １８。 通过采用以节能高效著称的 ３Ｄ 打印

（又称增材制造）技术，制造商不再依赖单一的传统

工艺，也不必购买昂贵的生产工具，就能够开展设

计、评估、测试工作，并从事备件生产和小批量部件

制造，高端制造的进入门槛也大幅下降。 各地均可

方便快捷地建造自成体系的完整工序，分布式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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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应运而生，生产阶段重新整合，国际生产组织方

式发生革命性变迁。
４．跨境电子商务推动全球价值链扁平化发展

跨境电子商务增强了需求因素对于价值链布局

决策的影响。 在以极低成本开设的互联网店铺中，
即使是销售量微不足道的长尾端商品，也得到了在

线展示的机会。 线上销售帮助企业紧密追踪需求变

化从而获取长尾经济效应，这推动着越来越多企业

“触网”转型，跨境电商风生水起。 跨境电商拉近了

制造商、销售方与消费者的距离，生产端和消费端在

网店直接对接，线下的批发、零售、仓储及场地租赁

等中间环节都不再必要，海外分销网作用亦迅速下

降。 全球价值链逐渐摆脱层级体系的约束，趋向扁

平化发展，由以往的串联模式转向并联模式。 全球

价值链的组织运营活动在变得层级更少、更加市场

化及模块化的同时，也更快捷，甚至走向实时化。
５．数字贸易规则博弈驱动全球价值链区域化

发展

后疫情时代，传统商品贸易受到强烈冲击，数字

贸易却迅速壮大。 数字经济模式下涌现出大量涉及

多次跨境的复杂价值链产品。 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代

表的传统多边贸易治理体制显然已难以适应新的生

产关系。 为保障合同的有效执行和数据的跨境流

动，与复杂价值链产品相配套的深度贸易协定应运

而生。 北美、欧盟、中国－东盟及中日韩自由贸易区

等各类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在搭建联系与对话机

制、推动多领域协同行动、确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方面，逐渐拥有更多话语权。 以《全面与进步跨太

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ＣＰＴＰＰ）和《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ＲＣＥＰ）为代表的区域性自贸协定，均
对数字贸易的规则体系做出了有益探索。 新业态、
新分工格局以及新诉求推动着国际贸易规则走向重

构，越来越多的多边主义全球化合作机制被双边协

定甚至单边霸权所取代，国际生产布局的区域化、碎
片化特征凸显。

三、数字经济时代全球价值链重构
走向的总体研判

　 　 数字科技的发展在产品或服务形态、生产运营

方式和供应链关系领域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变化。 其

中一些变化导致全球价值链变得更为集中和纵向一

体化，另一些变化则导致价值链布局日益分散化。
至于全球价值链在各种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将走向何

方，还须结合特定国家、具体产业、不同“链主”企业

的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１．全球价值链纵向分工回缩，横向集聚加强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暴发后，民粹主义在西方

国家大行其道，一些持有民粹主义观念的西方国家

领导人大力推行国家干预主义，使国际合作日渐匮

乏。 到了后疫情时代，中美战略竞争、发达国家政策

内倾化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相叠加，使全球价

值链分工体系遭受严重破坏，甚至面临局部断链和

割裂风险。 数字科技的迅速普及，则从微观层面加

速了跨国协作体系的分裂进程。 以物联网平台为代

表的数字科技，大幅提升了生产和物流效率，跨国公

司追寻劳动力成本套利机会的动机逐渐弱化，尽量

靠近客户的选址策略受到更多重视，回流和近岸生

产成为全球价值链重构的重要趋势。 可以预见，未
来越来越多的离岸生产将被在岸生产、近岸生产所

取代，国际生产本土化、周边化、区域化将成为全球

范围内的普遍现象。
在全球价值链趋于收缩的同时，区域价值链合

作进一步走向深化。 北美、欧洲和亚洲“三极化”的
供应链体系日益成型。 “三极化”的区域供应链格

局能够兼顾供应链安全与效率，在未来可能的不利

冲击下将表现出更强的柔韧性。 后疫情时代，在供

应链 ４．０ 技术的支持下，三个极点内部各自构筑起

功能强大的“链群化”生态系统，区域闭环将成大势

所趋。 随着时间推移，在产业链集群的周边地区将

持续衍生具有协同、互补性质的配套产业体系，最终

这种既是水平分工又有垂直整合的产业链群逐步向

复杂生产网络演化。 以汽车这类不易运输的产品为

例，未来很可能在其所服务的市场形成区域性、多点

式布局。 如在中国、墨西哥、东欧各自建成区域性供

应链网络，分别面向亚洲、北美和欧洲汽车市场。 这

样既能最大限度地避免全球供应链收缩带来的经济

效率损失，又能保证分工协作的收益，因而形成纵向

分工回缩、横向集聚加强的全球供应链集群化发展

新态势。
近年来，新能源汽车巨头特斯拉公司，对其全球

价值链布局结构所进行的一系列调整，是全球价值

链“纵向收缩，横向延展”的真实写照。 汽车制造融

合了多领域知识与技能，一台整车的零配件常常超

过 ３ 万个，涉及钢铁、机械、化工、纺织、电子等行业

的大量细分领域，需要运用新材料、新能源、计算机、
ＧＰＳ 定位等，因而传统的汽车产业价值链相当长。
特斯拉成功地将数字科技融入汽车制造流程，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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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推动了汽车产业价值链的数字化、集成化和短链

化发展。 例如，采用内燃机传动系统的传统燃油汽

车，仅运动部件就有 ２０００ 多个。 但特斯拉电动汽车

的传动系统只需要大约 ２０ 个运动部件，仅此一项就

导致电动汽车配件的供应商数量急剧下降。 目前，
特斯拉只有约 ３００ 家核心供应商，集中分布在美国、
中国、德国等少数国家。 但在宝马公司，４５００ 家供

应商遍布全球 ５０ 个国家，尼桑的供应商体系也已发

展到全球 ５０００ 家的庞大规模［７］ 。 显然，电动汽车

的迅猛发展，为头部厂商开展产品的垂直一体化整

合提供了便利，推动全球汽车产业价值链从复杂的

长链条向简洁的短链条加速演化。
随着旧的纵向供应链体系逐步瓦解，新的横向

供应链网络也日渐成型。 就特斯拉在中国的供应链

布局来看，其分化衍生的速度令人惊叹。 作为特斯

拉全球最大生产基地的上海超级工厂，零部件国产

化率从 ２０１９ 年的 ３０％逐步提升到当前的 ９５％。 其

供应链体系中不乏像宁德时代、福耀玻璃之类的汽

车零配件领军企业，也有长盈精密、蓝思科技等跨界

加盟的消费电子巨头。 迄今为止，为特斯拉直接供

货及提供各种配套资源的中国上市公司数量已达

１８６ 家，并且这一队伍还在不断壮大中。 这些企业

绝大部分位于距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 ５００ 公里范围

之内。
２“数字产业化”推动数字产业价值链延展，“产

业数字化”引发传统产业价值链收缩

数字经济时代的全球价值链逐步演变为全球数

字价值链。 数字价值链是在两个相互并行且彼此交

织的层面同步构建的：一是数字产品替代传统货物

或服务产品，从而形成全新的数字内容价值链或数

字服务价值链。 如围绕数字视频、数字音乐、数字书

籍、数字游戏等数字产品构建的全球数字价值链。
二是原有产业发展范式下形成的新兴行业，接受数

字科技的颠覆性改造，形成传统产业与现代技术混

合叠加的数字价值链。 如谷歌公司立足于其海量数

据优势，牵头建立无人驾驶汽车平台，并在此基础上

与奥迪、沃尔沃等优势车企携手共建无人驾驶汽车

产业价值链。
上述第一条构建路径正是“数字产业化”的过

程。 伴随数字产业的迅猛发展，围绕新兴数字科技

形成的全球数字产业价值链急剧扩展。 以工业机器

人制造业为例，工业机器人是一种能够灵敏感知、自
主决策和独立执行的智能化生产机器。 近年来，工
业机器人产业的全球价值链不断垂直分离，发展演

化出从上游减速器、控制器、伺服电机、伺服驱动器

等关键零部件制造商，到中游本体制造商，再到下游

系统集成服务商的完整链条，以及周边的能源、材
料、运输、设备生产和维护、设计、测试、封装等关联

配套企业。 价值链上的各个节点也在同步分化，如
设计环节裂变衍生出设计服务公司。 目前，仅在位

于上游的关键零部件制造领域，围绕绿的谐波、双环

传动、汇川技术、中大力德、埃斯顿、埃夫特－Ｕ、亿嘉

和等上市公司，就形成了一系列高成长性、高附加值

的高端制造企业群落［８］ 。
第二条构建路径是通过工业互联网、云计算以

及社交网络等数字产品不断改造传统制造业和服务

业，即“产业数字化”进程。 与“数字产业化”的影响

效应恰恰相反，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有力地推动

着全球价值链的回撤和收缩。 仍以工业机器人为

例，该价值链本身的加速延展，与其产品应用领域相

关产业的价值链回缩现象形成鲜明对比。 工业机器

人早期多应用于汽车制造、３Ｃ 电子电器等高端制造

行业，后逐渐在金属加工、食品医疗、通信等行业得

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有力地带动了传统制造过程

的智能化和高效化。 可以说，工业机器人等智能化

生产装备的性能持续提升、成本显著下降，将是纺

织、服装、食品、饮料、皮革、制鞋、造纸、家具等劳动

密集型制造业重返发达国家本土的技术触发因素。
综上，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对于全球价值

链重构走向的影响效应是截然相反的。 作为数字经

济发展之先导部门的数字产业，其发展壮大的过程

不断衍生分化出大量细分产业，推动全球价值链持

续延展。 而作为数字产业化的应用结果，传统制造

部门的数字化转型推动着全球价值链加速收缩。 当

我们将观察的视角进一步推进到那些实施数字化转

型的传统产业中去，会发现两极分化的现象依然存

在。 数字化转型实施得愈深入的生产制造部门，全
球价值链回缩的动力也就愈强。 以在华跨国公司向

发达国家本土的回流现象为例，抽样调查的结果显

示，２００５—２０１７ 年，从中国回迁美国本土的企业集

中分布在电子设备、电气机械、运输设备等制造领

域［９］ 。 研究者指出，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极力倡导

的“机器锻造”等智能化生产方式，为这些新型制造

工厂 率 先 回 归 美 国 本 土 提 供 了 重 要 的 技 术

支持［１０］ 。
３．企业总部在物理空间内集聚，离岸业务在数

字空间内扩散

数字时代的价值链空间布局，呈现出数字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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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与物理空间链并存的新格局。 Ｇｅｒｅｆｆｉ 等指出，在
生产者驱动型价值链上掌握核心科技与行业标准，
在购买者驱动型价值链上垄断品牌资源和销售渠

道，是跨国公司“链主”维持其价值链霸权地位及攫

取最大化利益的根本保障［１１］ 。 为了构建上述优

势，研发资源和市场规模因素在跨国公司总部布局

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 以医药制造产业价值链为

例，其专利研发强烈依赖高端人才、临床实验环境以

及资金供给，因而大型制药企业趋向于在某些优势

地区集中分布。 目前，作为全球生物制药企业重要

集聚地之一的美国大波士顿地区，凭借着在此云集

的世界顶尖高校、技术一流的教学医院、充裕的创投

资金及有力的支持政策，成为全球极具竞争力的生

物制药企业群落，吸引着全球 ＴＯＰ２０ 制药企业中的

１６ 家在此设立总部据点［１２］ 。 未来此类高科技产业

部门因其战略意义，更将成为发达国家回迁政策关

注的焦点，其位于国外的研发中心、利润中心向母国

回流的步伐将不断加快。 特别是受中美战略竞争影

响，那些将美国作为主要出口市场或高端零部件来

源地的高技术产业，如工业机器人和高速铁路等，其
研发总部向美国本土回流的意愿尤其强烈。

当跨国公司总部向优势地区物理集聚的同时，
其运营活动却在数字空间内“遍地开花”。 目前，全
球半数以上的服务贸易已实现全流程数字化。 在数

字科技的加持下，管理咨询、个性化定制家居等许多

原本需要与用户或产品面对面接触才能实现的增值

型服务，都可以远程操作、离岸提供。 产品数字化之

后，厂商直接在线上交易平台将产品交付购买方或

者订阅用户，并通过远程控制软件提供各种配套服

务。 就连产品研发设计的成果，也能以数据包的形

态在不同企业间进行数字交付。 虚拟现实、增强现

实与视频会议技术的融合打破了时空限制，机器翻

译为从事远程工作的海外雇员提供关键支持，数字

变革使发展中国家熟练劳动力得以通过国际远距离

通勤方式为跨国公司提供服务。 总之，产品在线交

付、服务远程提供、劳动力远距离通勤，这些变化使

企业的运营活动沿着互联网触达世界各地，并在当

地催生出大量相伴生的关联配套企业。
凭借强大的数据搜索、存储、加工、传输和分析

能力，互联网平台成为空间链的新载体和调控者。
它在调控数字空间链的过程中，间接整合物理空间

链中的跨境资源，促进全球价值链突破物理空间的

时空局限性，在数字空间内无限延展。 价值链各参

与方通过与数字空间的对接、融入，高效便捷地获取

信息、技术等核心资源，其获益程度甚至远超在物理

空间的集聚效应。 全球价值链在数字空间内的离散

发展与在物理空间内的总部集聚，将成为其空间形

态未来演变的典型特征。
４．“链主”企业实施聚焦、进取或权变战略，导致

差异化的价值链重构走向

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然暴发和反复震荡，使现有

网状经济结构的断链风险更为凸显。 建立自主可控

的供应链成为跨国公司普遍关注的新焦点，全球价

值链朝着本土化、周边化与区域化方向发展。 但数

字科技的广泛应用，又为全球供应链效率性与安全

性的兼顾提供了新的机遇，从而对后疫情时代全球

价值链的重构方向产生长期影响。 此外，具体的企

业决策还受到消费者、竞争对手、当地劳动力市场、
能源及原材料供给、金融资源的可用性、关税、政府

管制、舆论环境等外部因素的综合影响。 不同的战

略选择体现着跨国公司对全球价值链重构走向的认

知差异，这是决定全球价值链未来演进的微观基础。
一些跨国公司实施相对保守的聚焦战略，以适

应全球价值链日益凸显的回缩态势。 此类公司不断

推动生产要素向相对安全的区域转移、聚集，从而对

环境中持续上升的风险因素做出及时避让。 如近年

来日本佳能关停珠海工厂、飞利浦照明关停深圳工

厂，就是技术进步、成本、效率、政策与地缘政治因素

发生交互作用，从而影响跨国公司战略动向的典型

例证。
另一些跨国公司实施相对激进的进取战略，尝

试在全球价值链的重构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 此类

公司密切关注全球价值链断链、重构进程中的种种

不确定性，但并不打算将组织资源大量用于对风险

的消极避让。 它们看到危机中蕴藏的威胁，但更强

调危机中即将涌现的机遇，从而成为推动全球价值

链分工继续深化的中坚力量。 以小米科技有限公司

为例，自 ２０１３ 年开始，这家最年轻的世界 ５００ 强企

业通过战略联盟、参股、孵化入股等方式，全力打造

“云计算＋ＡＩ＋大数据”技术支撑体系，构建起“共生

共存、万物互联”的小米生态链。 目前，小米生态链

将手机硬件作为核心点，由近及远扩展到手机周边、
智能设备、日常生活用品这三大圈层，涉及领域涵盖

智能硬件、软件、互联网服务、新零售、游戏、文化娱

乐、教育、金融、汽车等方面。 可以说，小米公司通过

构建开放竞争生态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了新冠

肺炎疫情、中美战略竞争等不利因素对其所处全球

价值链的负面冲击，表现出超凡的战略应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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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还有一些跨国公司采取相机抉择的权变

战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一方面，放弃中国市

场的代价是不可承受的，因而大部分跨国公司不太

可能将生产线全部搬离中国。 但另一方面，未来大

幅追加投资同样存在风险，较可能的情况是继续维

护和完善在中国境内现有的生产线布局，同时不断

优化投资结构，提升在高附加值、低碳化产业部门的

投资比重，以更好地响应需求变化。 例如，２０１９ 年，
三星集团宣布关闭在中国的最后一家制造工厂，但
随即又宣布 “将在当地投资 ８０ 亿美元生产内存

芯片” ［１３］ 。

四、数字经济时代全球价值链
重构的中国应对

　 　 全球价值链的数字化变革过程，同时也是国际

生产关系的重构过程。 为使中国企业顺势而为，在
获得数字经济赋能的同时化解产业链安全风险，并
最终以中国“智能制造”实现对全球价值链的高端

嵌入，应从国家、产业和企业等不同层面构建多元化

应对体系。
１．以数字基建夯实产业链安全根基

在自动化生产大幅削弱劳动力成本跨国套利的

吸引力之后，数字基础设施成为影响全球制造业价

值链布局的关键因素，全球制造产能逐渐向数字科

技更发达、数字基础设施更完备、数据规模更大的特

定区域集聚。 为此，未来中国须加快完善数字经济

发展所必需的数字型基建体系，主要包括：网络通信

类基础设施（５Ｇ 基建、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等）、信
息技术类基础设施（云计算、区块链等）、算力类基

础设施（大数据中心、超算中心等）、融合应用类基

础设施（智捷交通、智慧能源等）、公益科技类基础

设施（产业共性技术研发平台等）。 尤其要加快工

业互联网标准制定、新品研发、装备测试、产融协同、
国际协作等领域的顶层设计和重大部署，着力打造

产学研用共建共享、联动聚力的工业互联网体系。
２．大力提升数字产业发展能级

要重点依托量子计算、５Ｇ 等优势产业，巩固发

展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关键产业，前瞻布局区

块链、虚拟现实等未来产业，做大做强电子信息、集
成电路等基础产业，提升数字产业发展能级。 培育

数字科技先发优势，继续加大对“卡脖子”技术的协

同攻关力度，引导民营企业和社会资本积极参与建

设大科学装置，重点支持为智能制造提供支撑的高

档数控机床、智能仪器仪表等高端装备产业、大数据

产业以及数字领域关键共性技术、基础前沿技术的

发展，鼓励领军企业主导国际行业标准的制定。 拓

宽数字产业融资渠道，完善股权激励、科技成果奖励

和人才“孵化器”等引才育才政策，深度挖掘数字科

技全新应用场景，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数据安全

维护和市场竞争监管等政策支撑体系，加快形成产

业、科技、财税、金融、市场等领域政策合力。
３．围绕“链主”企业打造数字化链群生态圈层

围绕“链主”企业开展产业链招商，深入实施

“锻链、延链、补链”工程。 支持“链主”企业统筹整

合零部件配套企业、外部物流企业、能源动力企业、
批发零售企业乃至金融企业，为打造良性健康的产

业链生态圈层夯实产业基础。 鼓励“链主”企业建

立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针对产业链上下游和行业

内中小微企业，提供需求追踪、技术咨询、方案集成

等一揽子增值服务，助力中小企业顺利实现“上云

用数赋智”。 支持数字平台企业与领军型制造企业

携手研发，在基础操作系统、关键软件、智能传感器、
工业大数据、模拟分析等领域实现重大技术突破，引
领供应链迭代升级。 推动产业链与产业集群交融共

生，加快培育以数字平台为支撑、以创新生态为动

能、以优势产业为根基的产业链群生态体系。 在内

外部动力源的助力下，推动产业链群圈层体系朝着

集聚集约、根植共生、开放竞争的方向进阶。
４．紧抓数字机遇构建以中国为主导的区域价

值链

在西方国家民粹主义思潮迭起的时代背景下，
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已走向部分“脱钩”。 在发

达国家积极签署将中国排除在外的高水平自由贸易

协定之时，中国应抓住新时代全球经贸规则重塑、全
球价值链重构的重要机遇，对内全面升级数字连通

性，以超大规模市场拉动高端数字设施的进口替代，
对外实施垂直型自由贸易协定战略，积极参与全球

数字贸易规则体系的制定，借助“一带一路”布局推

动空间信息走廊的共建共享，加快构建以中国为主

导的“一带一路”价值链和以中国为核心枢纽的东

亚价值链，为促进形成新发展格局下的双循环体系

夯实基础。 其中，积极探索构建以中国为主导的

“一带一路”价值链，依托中国产业发展的既有优

势，加强与沿线国家在 ５Ｇ、量子计算、人工智能、工
业互联网等领域的深度合作。 加快构建以中国为核

心枢纽的东亚价值链，从局部领域率先实现高端嵌

入是更加现实可行的路径。 以汽车制造为例，应充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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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发挥中国在工业机器人、５Ｇ 通信、无人驾驶等领

域的先行优势，依托中国成熟的产业配套网络、庞大

的国内市场规模，充分释放中日韩供应链协作潜力，
稳步提升中国在东亚汽车产业价值链中的核心枢纽

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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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ｗｉｌｌ ｓｈｏｗ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ｒｅｆｌｕｘ ｌｅａｄｓ ｔｏ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
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ｌｅａｄｓ ｔｏ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ｖａｌ⁃
ｕｅ ｃｈａｉｎ， ｗｈｉｌ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ｌｅａｄｓ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ｈｅａｄｑｕａｒｔｅｒｓ ｇａｔｈｅｒ ｉｎ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ｓｐａｃｅ， ａｎｄ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ｐｒｅａｄｓ ｉ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ｐａｃｅ． Ｔｈｅ ｆｏｃｕｓ，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ｉｎｇ ｏｒ 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ｃ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ｈａｉｎ ｏｗｎｅｒ”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ｓ ｔｈｅ ｍｉｃｒｏ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 ｔｏ ｓｈｏｗ ｔｈｅ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ｔｒａｖｅｌ 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ｉｓ， Ｃｈｉｎａ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ｌｙ ａｄｖ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ｌａｙｏｕｔ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ｕｐｇｒａｄｅ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ｎｄｕｓ⁃
ｔｒｙ， ｂｕｉｌ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ｈａｉ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ｉｒｃｌｅ， ａｎｄ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ｌｅ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 ｔｈａｔ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ｓ Ｃｈｉｎａ’ｓ ｄｉｇ⁃
ｉｔａｌ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ｄｅｅｐｅｎ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ｓｈｏｒｔ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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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影响下全球价值链的重构走向与中国应对


